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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聚集贵州省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情况，基于贵州省2011~2023年相关数据，运用熵值

法测度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综合指数，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者协调发展动态特征。结果表明：其

一，贵州省乡村振兴综合指数总体略高于数字经济，反映乡村振兴在政策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与脱贫攻

坚成果巩固方面成效更突出，数字经济受基础条件与人才限制仍有提升空间。其二，二者耦合协调度呈

现“持续优化、阶段跃升”趋势，2011~2014年处于失调区间，2015~2018年进入转型区间，2019~2023
年稳定在良好协调区间，验证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从“错位发展”到“双向赋能”的转变。其三，尽管

协调水平显著提升，但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端渗透不足、偏远山区数字鸿沟等问题仍制约协同质量。本

研究可为西部欠发达地区探索“数字赋能乡村振兴”路径提供实践参考，建议通过深化农村数字基建运

维、强化产业数字化融合、提升村民数字素养，推动二者向优质协调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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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Guizho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3, this study uses the entr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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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to measure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na-
lyzes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Guizho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3.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reflect-
ing that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more outstanding results in policy promotion, development of char-
acteristic industries and consolid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due to basic conditions and talent limitations. Seco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two shows a trend of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and stage 
leap”, which is in the imbalance range from 2011 to 2014, into the transition range from 2015 to 
2018, and stable in the good coordination range from 2019 to 2023, verify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dislocation development” to “two-way empow-
erment”. Third, despite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level of coordination,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penet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ide and the digital di-
vide in remote mountainous areas still restrict the quality of collaboration.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exploring the path of “digital empower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un-
derdeveloped areas in the west, and suggests that the two should be promoted to high-quality coor-
dination by deepening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rur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trengthening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of industries, and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vill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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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起，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加速渗透，推动生产要素、商业模式变革，我国积极探索

技术与经济融合路径，将数字经济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的关键抓手，其中贵州省数字经济

成果丰硕。《数字贵州发展报告(2024)》指出，2024 年贵州省数字产业规模达 2549.4 亿元，增速连续 9
年全国居前，算力、数据要素、产业应用等多方面齐头并进，改写了贵州在数字经济赛道的格局。当前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城乡发展领域集中体现为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为破解这一

难题，推动构建城乡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全新格局，同时有效纾解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打

通城乡融合发展中的政策梗阻，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筹城乡发展、补齐乡村短

板提供了根本遵循，贵州在乡村振兴中表现亮眼，推进特色农业规模化，“村 BA”等文体活动出圈，数

字乡村建设加速，带动产业兴旺、乡村宜居、农民增收。当前，数字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同为我国重要

的国家战略，二者是否存在相互赋能、协同推进的正向关联，是本文研究的关键所在。 

2. 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关于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主要聚焦于两者的功能作用、

现实困境、实践路径及测度评估研究。张蕴萍与栾菁(2022) [1]立足于理论研究层面，深入剖析了数字经

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作用机制，同时系统梳理并探讨了这一赋能过程中存在的各类制约因素。张旺和

白永秀(2022) [2]发现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间存在较为紧密的关联互动关系，但从发展实践来看，

二者尚未突破现有协同瓶颈，仍未进入相互赋能的最佳发展状态。两者的发展在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短板，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0314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秀琼 
 

 

DOI: 10.12677/ecl.2025.14103149 333 电子商务评论 
 

西部地区面临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资源优化配置效能不足、居民数字素养偏低等突出问题，以上问题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助推作用(邵娜等，2025) [3]。何雷华等(2022) [4]认为，在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数字经济凭借技术创新、资源整合、效率提升等优势，对乡村产业升级、治

理优化、民生改善等领域发挥着显著的驱动与支撑作用，并且这种驱动效应并非局限于局部区域，即存

在明显的空间溢出特征。还有学者采用熵值法、综合加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动态 QCA 方法、空间相关

性模型等方法[5]-[8]，从时间序列动态演变与空间分布差异双重视角，依托数理模型开展实证分析，系统

揭示两大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深入剖析其核心影响路径及因素。 
目前相关文献对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协调路径和耦合机制已开展大量研究，为后续学术探索奠定

了深厚理论基础，但现有成果多局限于理论层面，部分实证研究亦以东部、中部地区为样本，针对西部

地区推进两大战略协调发展的定量研究相对匮乏。文章立足新时代发展背景，对贵州推进数字经济与乡

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展开数理分析，科学评估贵州省协调发展所处阶段，厘清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对

贵州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 研究内容 

3.1. 指标体系构建 

3.1.1. 数据选取与指标体系 
本研究聚焦于“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故所有指标均围绕“数字经济输入—乡村振兴成效

输出”的逻辑链条展开，在“数字经济输入”维度，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之上[9] [10]，从数字化基础

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 19 个指标构建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见表 1。
在“乡村振兴成效输出”维度，构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子系统、

30 个指标综合评价贵州省乡村振兴水平，见表 2。 
基于数据获取的可行性与完整性，选取 2011~2023 年贵州省 13 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主

要来源于《贵州省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文对所构建的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进行处理，但熵值法对数据的异常值较为敏感，若样本中存在

个别极端数据，会显著拉高该指标的离散度，进而大幅提升其权重，导致权重分配偏向极端样本，偏离

整体实际情况。故本文对所取得的数据在 1%和 99%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消除极端值对熵值结果的影

响。熵值法的处理步骤如下： 
1) 指标数据标准化，根据指标属性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属性指标： ij ij
ij

ij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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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Y 为指标体系第 i 维度第 j 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2) 计算第 J 指标的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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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E 为第 j 项指标的熵值结果； ijP 为评价指标体系第 i 维度第 j 项指标标准值的占比；n 代表样本

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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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第 j 项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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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W 为第 j 项指标的权重；m 为体系中指标个数； ijG 为第 j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4) 计算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综合指数得分 

 
1

m

i j ij
j

C W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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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C 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综合指数得分。 
 
Table 1. Digital economy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表 1. 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具体定义 属性 权重 

数字经济 

数字化基础设施 

互联网宽带接入率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地区常

住人口数 + 0.0609 

互联网宽带普及率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地区常

住人口数 + 0.0656 

移动电话设施规模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 0.0269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 0.0238 

网页数 网页数量总和 + 0.0315 

域名数 域名数量总和 + 0.1037 

数字产业化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电信业务总量/地区常住人口数 + 0.1487 

移动电话普及率 移动电话使用人数/总人口 + 0.029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数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法人单位数量 + 0.0719 

信息软件业就业人员 
占比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 
+ 0.0245 

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 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 + 0.0479 

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 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 + 0.0367 

产业数字化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0.0263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

企业数比重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

企业总数 
 

+ 0.0339 

电子商务销售额 电子商务销售额 + 0.0675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 0.0216 

二三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 第三产业增

加值 + 0.0408 

科技创新投入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 + 0.0579 

快递量 快递量 + 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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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表 2. 中国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子系统 维度 具体指标 属性 权重 

产业兴旺 

农业生产能力基础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 0.0345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 0.0371 

农业生产效率 农业劳动生产率 + 0.0310 

产业融合水平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 0.0335 

生态宜居 

农业绿色发展 
农药、化肥施用量 + 0.0302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 0.0374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 + 0.0367 

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 + 0.0345 

卫生厕所普及率 + 0.0345 

农村生态保护 农村绿化率 + 0.0283 

乡风文明 

农民受教育程度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 0.0330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比例 + 0.0434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 0.0302 

传统文化传播 
有线电视覆盖率 + 0.0373 

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比重 + 0.0330 

乡村公共文化建设 乡村文化站数量 + 0.0262 

治理有效 

治理能力 村主任、书记“一肩挑”比例 + 0.0305 

治理举措 
已编制村庄规划的行政村占比 + 0.0306 

已开展村庄整治的行政村占比 + 0.0402 

生活富裕 

农民收入水平 

农民人均纯收入 + 0.0350 

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 + 0.0265 

城乡居民收入比 + 0.0346 

农村贫困发生率 - 0.0372 

农民消费结构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0.0334 

农民生活条件 
每百户汽车拥有量 + 0.0278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 0.0264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安全饮用水普及率 + 0.0331 

村庄道路硬化率 + 0.0310 

人均道路面积 + 0.0355 

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农村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 0.0371 

3.1.2. 指标指数分析 
通过熵值法运算得出以下贵州省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发展综合指数图。 
由图 1 可知，不论是乡村振兴还是数字经济的综合指数得分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乡村振兴综合

指数总体略高于数字经济综合指数，一方面说明贵州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效果显著，今年来，贵州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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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乡村振兴政策，如《中共贵州省委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的实施意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等，在提升粮食供给保障水

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等方面发力，推动了乡村振兴指数的提升。另一方面说明贵

州省数字经济发展仍有不足，尽管全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贵州可能受限于经济基础、技术人才短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等因素，数字经济发展速度相较于乡村振兴略慢。例如在数字产业化方面，

贵州的数字企业规模和创新能力可能不及发达地区，产业数字化在农业、工业等领域的渗透深度和广度

也有待提高。 
 

 
Figure 1. Score of Guizhou Province’s digital econom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index 
图 1. 贵州省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发展综合指数得分情况 

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公式，计算贵州省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计算公式如下： 

 ( ) ( )2
1 2 1 22D C C C C= × +  (6) 

其中， 1C 为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得分， 1C 为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得分；耦合度 C 取值范围为 0 ≤ C ≤ 1，数值

越大，二者关联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但耦合度仅能体现两者的关联程度，无法全面反映协调水平，

故需进一步构建协调度模型以测算二者协调程度，公式如下： 

 1 2;F DT T C Cα β= = +  (7) 

F 为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度，其取值范围为 0 ≤ C ≤ 1，F 值越大，表明二者协调程度越高，反

之则越低。其中，D 代表二者的耦合度，T 为二者的综合协调指数；α和 β为待定系数，且满足 α + β = 
1。鉴于多数学者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对耦合协调度的贡献等同，故本文 α = β = 0.5。此外，本文

将协调度划分为 10 个等级，见表 3。 
将熵值法计算所得的贵州省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综合指数带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得出表 4 所

示 2011 年~2023 年贵州省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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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level table 
表 3. 耦合协调度等级表 

协调度 协调等级 

0 < F ≤ 0.1 极度失调 

0.1 < F ≤ 0.2 高度失调 

0.2 < F ≤ 0.3 中度失调 

0.3 < F ≤ 0.4 轻度失调 

0.4 < F ≤ 0.5 濒临失调 

0.5 < F ≤ 0.6 勉强协调 

0.6 < F ≤ 0.7 初级协调 

0.7 < F ≤ 0.8 中级协调 

0.8 < F ≤ 0.9 良好协调 

0.9 < F ≤ 1 高度协调 

 
Table 4.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3 
表 4. 2011~2023 年贵州省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 

年份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 

2011 0.2341 中度失调 

2012 0.2980 中度失调 

2013 0.3857 轻度失调 

2014 0.4926 濒临失调 

2015 0.5399 勉强协调 

2016 0.5888 勉强协调 

2017 0.6366 初级协调 

2018 0.7084 中级协调 

2019 0.7809 中级协调 

2020 0.8137 良好协调 

2021 0.8648 良好协调 

2022 0.8902 良好协调 

2023 0.8985 良好协调 

 
从 2011~2023 年贵州省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演变数据来看，两者的协调关系呈现出从

“失调滞后”到“良性适配”的持续优化趋势，清晰反映了贵州省在二者融合发展上的阶段性特征与现

实进展，可将两者协调关系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 
失调阶段(2011~2014)，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发展“错位明显”：此阶段，全省未出台数字经济与乡

村振兴关联政策，乡村振兴以脱贫攻坚初期铺垫、传统农业保障为主，数字经济则处于基础设施起步(如
早期通信网络建设)、应用场景空白阶段，数字技术对乡村的赋能几乎未体现，甚至因数字基础设施滞后

形成发展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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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阶段(2015~2018)，该阶段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初步联动、逐步适配”：2014 年贵阳大数据交

易所启动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算力基础；2016 年《“数字贵州”建设发展规划》首次将农村数字

基建纳入省级任务；2017 年“黔货出山”电商试点启动，覆盖 20 个县的特色农产品，验证数字赋能可行

性。此阶段通过“政策引导基建下沉、试点探索产业连接”，逐步缩小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适配差距，

两者连接点初步形成并协调度实现稳步提升。 
良性阶段(2019~2023)，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协同赋能”：2019 年“数字经济赋能乡村

产业振兴”专项行动启动，数字经济从基础设施覆盖转向场景化深度应用——农村电商(如黔货出山平台)、
智慧农业(如山地特色作物的数字化种植监测)、数字治理(如乡村“大数据 + 政务服务”“防返贫监测系

统”)等场景全面落地；2021 年农村数字技能培训计划累计培育 38 万名人才；遵义辣椒数字农业产业园、

县乡村三级电商冷链体系等项目落地，实现全链条数字化。此阶段通过“场景落地 + 需求牵引”，形成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乡村反哺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创新的双向循环。 
过去 13 年间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本质是贵州作为西部省份、山地农业大省，

探索出来的一条数字经济补短板、乡村振兴提质量的融合路径——既通过数字经济弥补了传统乡村发展

中信息不对称、效率低、辐射范围小的劣势，也依托乡村振兴为数字经济提供了下沉市场、特色场景的

广阔空间，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实现数字与乡村协同发展提供了参考样本。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结合熵值法测度的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根据其综合指数得分可知乡村振兴指数总体略高于

数字经济，但通过耦合协调模型测度 2011~2023 年贵州省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关系，结果表明二

者协调度呈现“持续优化、阶段跃升”的显著特征，验证了贵州省作为西部山地农业大省，已探索出“数

字经济补短板、乡村振兴提质量”的特色融合路径，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破解“数字与乡村协同发展”难

题提供了实践样本。尽管 2019 年后两者关系稳定在“良好协调”，但仍需关注“协调深度”的提升。对

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深化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管并用”，破解潜在数字鸿沟 
部分偏远山区仍存在“数字基础设施运维不足、农民数字素养偏低”问题。在基础设施建设与运维

上，持续推进 5G 网络向村级延伸，优先覆盖黔东南、黔南等多民族聚居的偏远山区，同步构建“政府补

贴 + 企业运维 + 村集体监督”的长效机制。政府按县域经济差异划定运维补贴比例，引入本地大数据

企业负责基站设备检修与信号优化，选拔村里懂技术的青壮年组建监督小队，定期巡查基站运行状况，

确保网络“连得上、用得稳”。在农民数字技能提升上，联合省农业农村厅与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开展

“数字技能下乡”专项培训。结合山区特色产业，开设智慧农业实操课，教农户用手机 APP 查看山地茶

园、果园的物联网监测数据，掌握病虫害数字预警方法；针对苗族、侗族村民，配套方言版电商运营教

程，讲解农产品线上开店、直播带货的基础流程，还可在村文化站设置“数字帮扶岗”，由培训讲师定期

驻点答疑，避免因“不会用、用不好”造成数字赋能惠及不均，切实缩小数字鸿沟。 
2) 推动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强化生产端赋能 
当前数字技术对乡村的赋能多集中在销售端(农产品电商)，对生产端(智慧农业技术渗透)和产业链升

级(如农产品精深加工数字化)的支撑仍需加强。故贵州省可依托贵州茶叶、辣椒等特色产业，建设数字化

种植监测基地，推广物联网、大数据在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环节的应用；同时，支持农产品加工企

业搭建数字化生产线，推动“初级农产品”向“高附加值加工品”转型，以数字技术打通“生产–加工–

销售”全产业链，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推动二者从“良好协调”向“优质协调”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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